                         （六十四）

郭全海带领着众人向办公室走，请求着：“李县长、大队长，我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县大队，不知道你们收留不？”

李玉昆：“郭队长，你要参加八路军县大队，那你对八路军县大队是咋看的？”

郭全海：“你们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就凭着一点，我就要求参加。”

李显功：“在你们皇协军里，有这样认识的人多不多？”

郭全海：“在皇协军里，有这种认识和想法的不在少数。我们的张大队长就要求我们，决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

李显功：“你看张大队长能不能被咱争取过来，参加到抗日队伍里来？”

郭全海：“这种可能一定有。”

李玉昆：“郭队长，我们欢迎你参加到八路军县大队里来。”对李显功：“老李，就把郭队长放在志强中队里，当志强的副队长吧。”

李显功点头同意：“行。”

李玉昆：“郭队长，让你当李队长的副队长，你有意见吗？”

郭全海：“让我到李队长手下当兵都行，也算是我重新做人，我没啥挑剔的。”

被队员看押着的朱润富，见走进来的李玉昆和李显功，立即上前，笑容可掬地：“李县长、李大队长，你们可来了，咱这燕岭镇可又重见天日了。”

李玉昆注视着朱润富没说话。朱润富尴尬在那里。

李显功微笑着：“朱会长这一个时期又是区长又是会长又是高参的，活的挺滋润的，天天都是好天日吧。”

朱润富：“我可是天天盼着咱八路军县大队打过来呀，这才是咱抗日政府的天下呀，其他的我是和他们逢场作戏，糊弄他们的。”

李玉昆：“朱润富，鉴于你这段时间脱离了抗日政府组织，我们要对你进行严格的审查，在查明你确实没有帮助鬼子汉奸做事，没有迫害欺压老百姓的事以后，才能重新考虑对你的使用。在审查你的这段时间里，你要老实地待在家里，反省自己，向政府说明情况，回答审查你的问题，你去吧。”

朱润富：“是，是。我回去。一会我让管家给李县长和大队长送些吃的和用具来，你们这段时间太辛苦了。”

李玉昆：“我们吃的用的你就不用操心了。去吧。”

朱润富丧气地出去走了。

李玉昆对李显功：“今晚上咱们就宣布燕岭区委的领导成员，让他们尽快开展工作。”

龟田推开办公室的门进来，把帽子挂在衣架上，拉开椅子坐下，拿起桌子上的文件看着。

张守业急匆匆地进来：“龟田太君。”

龟田：“张大队长，急急匆匆地过来，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说。”

张守业：“太君，昨天，八路军县大队攻打燕岭镇了，县大队四百多人把燕岭镇团团围住，又趁大集混进了小股部队，里应外合打下了燕岭镇，两个小队的皇协军士兵全部被俘，直到刚才有二十多个兄弟跑回来，其他的都参加了八路。我问明了情况来向你报告。”

龟田：“燕岭镇，燕岭镇又丢失了，八格。张的，你的快快地集合队伍，我要夺回燕岭镇。看看土八路有多厉害。”

张守业：“太君，夺回燕岭镇容易，可是他们是在八路的主力过来之后行动的，这里面有没有阴谋，八路正希望咱们出兵去打燕岭镇，趁咱们同土八路交火县城空虚之机，夺取咱们的县城呢，太君还是要三思啊。”

龟田恍然大悟地：“哟西，张大队长说的对，八路、土八路统统狡猾狡猾的，不是张大队长的提醒，我差点上了八路的当。只是我们总不能轻易地把燕岭镇让给八路吧，张大队长，你有什么办法对付八路吗？”

张守业：“太君，我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龟田：“哼，我的派夜袭队去燕岭镇，也闹他个鸡犬不宁。勤务兵，叫中村队长和于四海队长来。”
区政府门口又换上了“绣江县燕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

两个区小队战士在门口站岗。进进出出来办事的农民干部，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街上，五人一队的区小队队员身背大枪，往来巡逻着。

沿街墙上写着：“全民动员，坚持抗日。”“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军民一家，团结抗日，誓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抗日标语。

陆枫拿着笤帚，一个背大枪的队员提着一桶白石灰水，还在写着。

街口，区小队战士警惕地观察着。

区政府办公室里，李玉昆、李显功、谷丰、李志强对朱润富进行审查讯问。于曼记录着。

李玉昆：“朱润富，你作为曾经的区政府干部，我们对你进行审查，你把你自鬼子扫荡开始到我们进驻燕岭镇止，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向政府说清楚，我们也会用证人证言来质询你。你先自己说说这段时间里的言行吧。”

朱润富：“我一定如实地向李县长和政府坦白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鬼子扫荡开始，张区长带领区政府的人员撤离了，安排我留守燕岭镇。鬼子过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就出来以我以前维持会长的身份接待了鬼子，目的是阻止鬼子的暴行，让各村庄减小损失。乡亲们置个家不容易啊，咱不能让小鬼子一把火就给烧了，这样鬼子又让我当了维持会长，我也就阳奉阴违地应付着鬼子。国民党王连仲带着保安二团过来，我知道王连仲的为人，我是大门紧闭坚决不肯与他来往的，他再三上门要求我做他在燕岭镇的代理人，我在他的枪口下被逼无奈，才做了他的小参谋，说是参谋，其实是跑腿的，天天挨骂受气，王连仲那个王八蛋，自以为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的话在他那里还不如一个屁，我也懒地对他说。鬼子打过来，他让我出去假投降，其实他就是看我不顺眼，要借鬼子的手杀我。这个畜生，心狠手辣啊，他命令部队包围了东岭村，把村里乡亲们全杀了。张区长带区小队和八路军一起给乡亲们报仇，他也把八路军和区小队全打死了，还搜山杀害了二十多个八路军伤员哪，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啊。鬼子占领燕岭镇后，还让我当维持会长，我对小鬼子布置交办的事是能磨就磨，能拖就拖，千方百计地不让小鬼子把事办成。这些乡亲们都是看得见的，请李县长仔细调查，给我一个清白。”

李玉昆：“可鬼子扫荡刚到，还没有烧杀抢掠，你就打着太阳旗，把鬼子迎进家了，这咋解释呢？”

朱润富：“小鬼子的秉性我是摸透了，他们找不到八路军和抗日人员，必然对乡亲们大开杀戒，我是想先把他们稳住，以后也好说话，才那么做的。”

李玉昆：“王连仲的部队过来，你当了他的高参。王连仲仇共反共，破坏抗日，派兵围了村庄，杀害抗日干部、民兵和抗属，有人看到你对王连仲指指点点，王连仲的士兵就从人群里向外拉人，是你出卖了村干部和抗属，这可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你有啥狡辩的？”

朱润富装作委屈地：“李县长，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朱润富对天发誓，如果我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来，天打五雷轰。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李志强：“朱润富，我问你个小问题，王连仲兵败逃走后又来找过你吗？”

朱润富：“他派人来找过我，警告我不要和八路军、和日本人走的太近，警告不听就要我的命。”

李志强：“他是啥时候派人来找你的？”

朱润富：“有半个月了吧，那天也是镇上大集，他派了两个人来警告我，还敲了我一百块大洋。让我把他们送出镇外才放我回来。”

李志强：“这就对了。”对李玉昆：“我出去了。”出门而去。

朱润富脸上狐疑着。审讯继续着。

灯光下，李玉昆、李显忠、宋长春、谷丰、周振东在各自的座位上吃着晚饭说话。每人手里都吃着和拿着一两个窝窝头。

李玉昆：“朱润富这家伙是够狡猾的，挂靠三方都吃得开，虽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焦点都指向他，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也难定他的罪，还是要找知情人，才能迫使他认罪伏法。”

周振东：“就凭他和鬼子和王连仲走的都那么近乎，咱们就可以定他的汉奸罪名除了他。”

李志强进来坐在一侧手端菜碗吃着饭。

李玉昆：“志强，今下午你咋问了朱润富两个问题后出去了？”

李志强：“我出去是找田副区长核实情况去了。田副区长说，他监视朱润富，半月前是有两个人来找朱润富，也是朱润富送他们出南门的。这些都是实情，说明了一个问题，王连仲还在南山里。我想带二十名队员把他们剿了，一是永绝后患，还燕岭镇乡亲们一个安宁，二是给东岭村的父老乡亲们报仇，三是如能抓住王连仲或是他身边的亲信，也能撬开朱润富的嘴巴，揭开朱润富的真面目。行动方案我考虑了一些，对付土匪的策略主要是随机应变，我有把握在半月内铲除他。”

李玉昆：“咱们刚打下燕岭镇，要防备鬼子的报复，现在分兵怕不是时候。”

李志强：“我带二十个人走，不会影响太大的战斗力，再说鬼子还要顾忌南面的八路军主力，他不敢倾巢出动来夺取燕岭镇。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

李显功：“我同意志强的意见。不过，王连仲身边的都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你们要估计到问题的复杂性，千万不能轻敌。”

谷丰：“我也赞成现在去剿灭王连仲残匪，若不后患无穷。请政委大队长同意，我和志强一块去，保证把王连仲残匪消灭掉。”

李志强：“师父和我一块去，把握更大了，只是……”

谷丰：“只是我年岁大了，成了你们年轻人的累赘了，是不？”

李志强：“师父哪里话，我是说你是参谋长，在大队里更能发挥作用。”

李显功：“我同意谷丰同志和李志强一块去剿灭王连仲残匪。”

李玉昆：“我也同意。志强，你可要绝对保证谷丰同志的安全。”

李志强：“是。”向谷丰发出微笑。

                          （六十五）

深秋初冬，路边的杂草已经变黄。天上的大雁开始南飞。

谷丰、李志强、周老根、林小五等二十来人行走在山路上。他们农民打扮，腿上打着绑腿，十来个背长枪的队员都把枪背在长袍子里面。

周老根：“三天了，还没有见到残匪的影子。”

李志强：“如果这么好找他们就不是狡猾的土匪了，这事急不得，还是慢慢找吧。前面有个小村庄，咱到小庄子里歇歇脚，也打听一下情况。”

众人向小村庄走去。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高低不平的住着五六十户人家。

李志强等一行人进村来，乡亲们见有人进村吓的急忙跑回家关门闭户，大胆的从门缝里向外看着。

谷丰提醒着：“这村里有情况，大家注意点。”众人继续边观察边向前走着。

一个院墙倒塌的家里，三间土房，一个草篷子。一个老大爷在门口搓草绳子。

李志强走进院子，挥手让众人跟进来。李志强上前：“大爷，我们是走路的，到你这找点水喝。”

老大爷看一眼李志强和众人，又低下头干活：“凉水水瓮里有，要喝热的你们自己烧。”

李志强：“我们就喝口凉水吧。”

队员们进屋去喝水。谷丰和李志强、周老根察看着周围的群山地势。

谷丰：“大爷，家里都有啥人啊。”

老大爷：“就我孤老头子一个人，其他啥人也没有。”

谷丰：“大爷，我们这些人走累了，就在你家歇歇，给你添麻烦了。”

老大爷手里的活不停：“不麻烦，你们觉得能住住就是了。”

谷丰对喝水出来的队员们：“咱们在大爷这里休息，用大爷的锅做饭。老周，安排好警戒。”队员们分头忙碌着。

队员们帮着整理打扫院子，小院焕然一新。屋里向外冒着热气和炊烟。

李志强左手端着一碗玉米碴子饭，右手拿着筷子出来：“大爷，歇手吃饭了。”把饭送到老大爷面前。

老大爷放下草绳，在衣服上搓搓手，要接又不好意思接地：“这，这，我在家里咋能吃客人的饭呢。”

李志强：“大爷吃吧，别客气了。”把碗递到老人手里。又回身进屋。

队员们一个个进屋，又从屋里端出饭来，或蹲或坐地吃着。

老人边吃边用眼看着吃饭的队员们，思索着。

队员们铺着软软的草，晒着太阳休息着。有的发出睡熟的鼾声。

门前，老大爷还在搓着草绳子。不时地用好奇的目光看一眼队员们。

谷丰、李志强、周老根坐在草篷边低声谈论着。

谷丰：“这村里，王连仲的残匪肯定来过，要不，乡亲们见咱这样的装扮不会这么惊慌。”

李志强：“可看四周的群山，都不像能住土匪的样子。土匪就是来过，也不在近处。”

周老根：“咱向这位老大爷打听打听不就明白了么。”

谷丰：“老大爷在还没有弄清咱们是干啥的以前，是不会向咱们说明白的。”

李志强：“咱们也休息一会，说不定老大爷的好奇心会让他来找咱们聊聊。”

三人相视一笑，也在队员们中挤挤躺下来。

晚上，一盏小油灯难以驱除屋里的黑暗，几个人在黑暗中忙碌着。

李志强把老人搀进屋来：“大爷，外面冷了，你老在屋里别出去了。”

老人颤微微地坐下，一个队员把一碗饭端到老人面前：“大爷，你吃饭。”

队员们从锅里打出饭到门外吃。谷丰、李志强和周老根陪老人在屋里吃。

老人看着低头吃饭的三个人，放下碗筷，有些迟疑不决地：“你们是哪个山头的，今晚上要到哪个村发财去啊。”

谷丰对李志强和周老根低声地：“老大爷把咱们看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对老人：“你能看出俺们是哪个山头的吗？”

黑暗中的老人摇摇头：“没见过你们这些人，看不出来，看着不像山上的好汉。”

谷丰停住吃饭：“那大爷知道哪个山头上有土匪吗？”

老人：“从咱这里上东南的月儿峰，以前有十几个人占着。一个来月前，一伙二十多个穿国军服的官兵从这里过去，听说也上了月儿峰，他们说是被日本鬼子打败了，上山暂时避难去。走的时候向乡亲们要钱要粮，搜刮了一个空，还说要乡亲们给他保密，谁说出他们的行踪就是通匪就是汉奸，回来就找谁算账。乡亲们才见了生人就提心吊胆的。”

李志强：“大爷，月儿峰离咱这儿多远，这月儿峰好上去吗？”

老人：“月儿峰离这里有不到二十里路，就在浮云山上。要上山可就难了，绿林好汉们找的都是易守难攻的地方，这月儿峰从浮云山顶再向上，只有一条放羊的小路通峰顶，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其他地方没听说有绿林好汉占据把守，你们……”

谷丰放下碗：“不瞒大爷说，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的，是追击你说的那股国民党残匪的。这股残匪狡猾凶狠，毫无人性，他们先是和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替日本人残杀抗日救国的志士和家属，后来又和日本人因争地盘翻了脸，被日本鬼子打败逃进了深山，他们虽然穿着国军的服装，却干着汉奸土匪的勾当。咱们抗日民主政府为了乡亲们过安稳日子，派我们来消灭土匪，永除后患。我们现在正打听土匪的隐藏之处，并要过去消灭他们。”

老人：“好啊，好啊，这月儿峰就是土匪窝。山上的土匪隔个三五天或是七八天就下山一趟，打家劫舍，抢粮要钱，搜刮财物，欺男霸女，闹的乡亲们难以安宁，早就盼着哪一个官府派兵来把土匪剿了，让老百姓过个安生的日子了。可就你们二十来个人能打下月儿峰吗？”

谷丰：“打仗不在于人多，关键是看咋打。它易守难攻的地方，咱不能和它硬拼，到那里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大爷，我们知道了土匪的所在位置，今夜就要赶过去，吃完饭我们就走了。咱们快吃。”又端起碗吃起来。

一队人顺山路行走着，没有说话声，只有不重的脚步声。

李志强看看弯月被大山遮住的影子，对谷丰：“师父，这里就是浮云山了，再上前就是上月儿峰的山口了，咱先爬上浮云山，到山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观察好了再想办法登月儿峰。”

谷丰点头：“嗯。”

李志强和周老根在前面前进着。

上到山顶，李志强和周老根停下脚步，抬头看着黑暗中的月儿峰。

谷丰走过来：“这地方便于隐蔽，也便于观察，如果按老大爷说的上月儿峰只有这一条道，咱们守在这里就能把土匪们困死。咱们就在这里隐蔽休息，把这里作为攻击的出发点，等天亮了观察清楚了再说。”

队员们利用地形隐蔽起来。

小五：“这山上好冷啊。”

伏在大石头后面的谷丰：“刚才爬山出了汗，现在才感觉到冷。山里比平地上冷的多，同志们过来挤在一起，能暖和一点。土匪不会这时间下山的。”

队员们过来拥挤在一起，互相用身体取暖。

天亮了，初升的太阳照射过来，仍难以驱赶寒冷。土坡下、石头后面的队员们打着寒战，却紧盯着月儿峰上。

从这里上山，陡峭的崖壁上开出只能一人行走的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山顶。

不大的山顶上，盖着两排房子。房子前有个哨兵来回转悠着，不时向山下看看。后面的一排房子冒着烟。

谷丰、李志强、周老根三人在大石头后面商量着。

周老根：“从这里到山顶，至少有一千米，都是小路，要上去就要暴露在土匪的枪口下，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呀。”

李志强：“咱能不能扮成土匪上去？”

谷丰：“不太好说。土匪都有黑话，咱知道几句，可难以全应对，他们在一定距离上和你对黑话，你对不上来他就开枪，那伤亡可就大了。这办法不行。”

周老根：“那咱就亮明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说是来招降他们，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咱就放他一条生路，不投降就全部消灭。看看他们的态度。”

李志强：“周大叔，王连仲一伙是些啥东西你忘了，他欠下人民这么多血债他心里清楚，他能放下武器向你投降吗？”

周老根：“这还真是个难事，那到底咋办呢？”

李志强：“不行就先困住他，慢慢想办法。再不就到夜里摸上去。”

谷丰：“你们看，有土匪下来了。”三人同时看过去。

三个土匪从山上走下来，走的是没有路的路。走下一段后才走上小路向下走。

谷丰：“活捉了这三个再说。”

李志强向队员们打手势隐蔽好并准备捕俘。队员们会意地点点头。

三个土匪顺山路向下走着，一个个胡子拉碴，歪戴着帽子，肩扛着或斜背着枪。一个粗壮的土匪喜笑颜开地哼着淫调《光棍子哭妻》，毫无准备地走着。

一年长土匪：“看三柱子这个高兴劲，憋了七八天，一听说要下山就像发情的老母猪，嘴里哼哼唧唧地不住声。”

年轻的土匪：“去见相好的却不住嘴地哼哼《光棍子哭妻》，不吉利。白天哭叫晚上闹，今晚上王六子又要倒霉了。”

三柱子停住哼唱：“啥叫倒霉也，见了我还不就粘到我身上。告诉你，他男人不行，才天天盼我在她身边。”

年轻土匪：“你两人这么热乎，你咋不把她接上山来，做个长久夫妻，不比你俩干柴烈火的想着强。”

三柱子：“我把她接上山来？你看山上的兄弟，哪个不是饿狼啊，来到山上还不知道便宜谁呢。在家里待着至少还有我的份。”

年长土匪：“人人都说你傻三柱子，感情你不傻，天天装傻卖呆呀。”

三柱子：“大哥，你见世上有几个真傻的，谁不是见了钱知道往怀里揣呀。”

年长土匪：“你小子。快走吧。”三柱子嘴里又哼起了淫调。

大石头后面，谷丰、李志强、周老根做好了捕俘准备。

三柱子仍然哼着小调，三人走到大石头边。

周老根突然跳出，把年长的土匪扑倒在地，从后面锁喉。

李志强窜过去从后面锁住了三柱子的喉咙。

后面走着的土匪要跑，被谷丰一掌打在地上。

三人几乎同时把三个土匪拖到大石头后面，扔在地上。

队员们看着干净利索的一幕，脸现惊奇的神色。

谷丰审讯俘虏：“你们山上有多少人？不说实话，我把你们从这里扔下山崖。”

年长的土匪：“原来山上只有我们十六个人，后来国民党的保安二团被打垮，有二十二个人跑上山来。前天燕岭镇有个人来送信，王团长带着一个卫兵下山了，还没回来。山上现在有三十多个人。”

谷丰：“你们这是要下山干啥去？”

年长的土匪：“山上缺粮了，孙副官让我们下山弄粮食。”

谷丰：“你们三个人能背多少粮食，分明是在撒谎。”

年长的土匪：“我们弄到粮食，用驮子驮到这里，山上的兄弟们再下来背上去。”

谷丰：“上月儿峰除了这条路还有路吗？”

土匪：“没有，就这一条路。去年有两个弟兄逞能要从后山下去，结果摔死了。”

谷丰：“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来打国民党顽匪的，你们能带我们上山吗？”

土匪：“那伙国民党军人可是杀人不眨眼，好在那个王团长不在，有话还好说。我们就带你们上山，可不敢担保你们没有危险。”

谷丰：“危险不用你们担心，只领我们上山就行。”

李志强：“师父，我和周大叔、小五上山，你在下面接应我们。”

谷丰：“志强，还是你在下边，我上去。”

李志强：“你是来领导剿匪的，那能亲自上去。我们保证完成好任务。”

谷丰：“那你们三人上去，记住，攻心为上，攻山为下。占领山头以后再说。”

李志强：“师父放心，我们会随机应变的。”对三个土匪：“你们走前面，如果捣鬼我先送你们去见阎王。走。”与周老根背上长枪，叫上林小五，押着土匪上山。

谷丰和队员们看着他们上山。

低矮的小屋前，山上的土匪和国军的士兵都在吃饭。

哨兵突然发现有人已经走到半山腰，大叫：“有人上山来了。”

土匪和士兵们都停住吃饭观看。有土匪：“是三柱子他们带着人上山了。”

孙副官：“快吃饭，吃饱了看是啥人来闯山。”

土匪和士兵们狼吞虎咽地吃着。

李志强、周老根、小五三人跟着三个土匪向山上爬行着。

三个土匪闪开小路直上山上爬行，三人也跟上。

李志强：“为啥不走小路了？”

年长的土匪：“王团长让士兵在那边小路上埋满了地雷。”

山上哨兵：“三柱子，你们带些干啥的上山了？还带着枪。”

三柱子：“他们，他们是……”

山上哨兵：“干啥说话吞吞吐吐的，不像个爷们。”

山上土匪和士兵的枪口对着下面，还是发出一阵哄笑。

三柱子不再言语地看向李志强。

李志强向上看着，选择着能隐蔽的有利地形，也不言语。向三个土匪：“向右走。”六人进入较隐蔽的地方。

山上哨兵：“咋不说话，再不说开枪了。”

李志强见都进入隐蔽物后，向上答话：“实话对你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你们下山的路已经被我们封锁了，山下也驻满了八路军县大队，你们赶快缴枪投降，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如果你们想利用高山顽抗，那只有死路一条。不信，你看看山下的大石头后面。”

大石头后面，谷丰和队员们站在那里，枪口对着山上。

山上副官的声音：“你们是八路军，我们是国军，现在国共实行统一战线，如果你们有诚意就上来咱们谈谈，我们不向你们开枪。”

李志强：“好，有你这句话在，我们马上上去。”簇拥着三个土匪向山顶爬去。

山上土匪和士兵的枪口都对着向上爬的六个人。

六人上来，直起腰，看着山顶荷枪实弹的土匪和士兵们。

李志强笑着：“哈哈，就我们三个人上来，你们就如临大敌，真算是一群草包。”

孙副官对身边的士兵：“去，把他们三人的枪下了。”

李志强“嗖”地拔出双枪：“看谁有这个本事，都放老实点。”一手的枪指向孙副官，一手的枪指向众土匪和士兵。

周老根和小五也拔出枪，枪口也对准了土匪和士兵。双方僵持着。

李志强放手落下双枪：“其实我们上来不是要和你们拼杀的，是来劝降你们的。你们看，八路军县大队就守在那里，你们能下得了山么？你们吃的用的从哪里来，两顿饭不吃都饿的难受，活活饿死的滋味也不好受吧。如果不想死，你们就乖乖地跟我下山，八路军是会给你们留条活路的。”

土匪和士兵们听着话，枪口低到了地上。

土匪头子挥舞着枪过来：“你劝我们下山，可是我们在山上为非作歹这些年，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我们下山会让乡亲们生吞活剐了。弟兄们，就他三个，不怕死的把他三人做了，咱们再冲下山去，拼他个鱼死网破。”

几个土匪和士兵听话的要举枪，李志强抬手一枪把土匪头子打倒在地，对着要端枪的土匪和士兵开着枪，要反抗的土匪和士兵一个个倒在地上。

周老根和小五的枪口始终指着土匪和士兵们，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李志强：“都把枪放在地上，抱头蹲下，再想反抗的，这就是下场。”

土匪和士兵看看躺在地上的十多具尸体，把枪扔在地上，一个个蹲下身子。

李志强对周老根林小五：“把枪栓卸了，让他们带上枪支弹药，咱们下山。哦对了，小五，一会你押着孙副官把路上的地雷排了，免得乡亲们上山受害。”

李志强双枪看住土匪和士兵们，周老根和林小五拆卸着匪军的枪栓。

李志强用枪点着几个强壮的土匪：“你们几个，把这些死的扔到后山谷里喂狼去。”

几个土匪过来把尸体拖向后山。

土匪和士兵一个个蹲在那里。林小五端枪监视着。

李志强审讯着孙副官：“王连仲去哪里了，说。”

孙副官：“王团长接到燕岭镇朱会长转来的一封信，说有急事要下山，前天只带着一个卫兵和那人一块走了。具体去哪里，他没说，我也不敢问。”

周老根从小草屋里出来：“队长，山上除了几箱子弹和手榴弹，没有值钱的东西，最大的屋里放着几把破椅子，也算是聚义厅了。真不知道他们为啥住在山上。”

李志强：“这些家伙都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上山自然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了。”

周老根手掂着手枪对士兵：“你们几个去把子弹和手榴弹搬出来。”

五个士兵站起来走向小屋，搬出木箱，放在地上。

李志强站在高处，对土匪和士兵：“你们把枪支弹药和有用的东西都带上，下山。谁要不服从，捣乱，那十几个就是榜样。准备下山。”

土匪和士兵们收拾东西，扛上子弹和手榴弹箱，一个跟一个地鱼贯下山，李志强三人跟在后面。

                          （六十六）

谷丰、李志强带队，押着俘虏的土匪和国民党士兵走在街上。土匪们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引得乡亲们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

区政府门口执勤的哨兵看到谷丰和李志强带队回来，向院里喊：“谷参谋长和志强队长他们回来了。”

谷丰、李志强带队走进大门，李玉昆、李显功、周振东、于曼等从办公室跑出来迎接。

谷丰和李志强迎向李玉昆和李显功。谷丰：“大功告成，土匪和国民党残匪全部被带回来了，只是王连仲和他的一个卫兵漏网了。”

李玉昆握着谷丰的手：“辛苦了，辛苦了。”

李志强：“政委，我提议，马上把朱润富抓来审讯，这回他抵赖不过去了。”

李玉昆：“你们先休息，对朱润富和这些土匪，咱们一个一个的审。”对周振东：“老周，把这些土匪关押起来，严加看守。”

镇内场院里，土台子两侧竖着两根杆子，杆子上拉着红布，红布上黄纸黑字写着“公判大会”四个大字。

台下聚集了上千的乡亲们看公审大会。四周站着二十名背枪的县大队队员。

朱润富、孙副官和十四个土匪、国民党残匪，被五花大绑着，每人背后插着写有罪名和姓名的木牌，由两个背枪的队员押着，从场院口进来，押上土台子。

从进场到上台，乡亲们转着身子观看着。

李玉昆、李显功、谷丰、周振东、李志强走上台。

周振东上前一步：“乡亲们，安静了。共产党八路军绣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打击汉奸顽匪公审公判大会现在开始。请抗日民主政府李县长，对台上在押的十六名罪犯进行公判。”

李玉昆：“乡亲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公开宣判朱润富等十六名叛国投敌、屠杀抗日志士、祸害乡亲民愤极大的罪犯。经审查核实，汉奸卖国贼朱润富，在日本鬼子进入绣江县后，卖身投靠日本人，充当日本人欺压百姓的走狗，盘剥鱼肉乡亲，伪装进步，混入我政府内，实为保住他自己盘剥来的财产，鬼子大扫荡后，他伙同大汉奸王连仲，在燕岭镇制造六起屠杀抗日志士和抗属的事件，罪大恶极，决定判处朱润富死刑，并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归抗日民主政府所有。王连仲的副官孙富英，随王连仲来绣江县后，执行王连仲的命令屠杀抗日志士和抗属，罪恶累累，判处孙富英死刑。吕念祖等九名国民党残匪，随王连仲屠杀抗日志士和抗属，受到王连仲的赏识而升官，也是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刘培健等五名土匪，长年盘踞在浮云山月儿峰，祸害乡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判处五人死刑。乡亲们，我们抗日民主政府，不仅抗日救国，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还坚决地除奸惩霸，保护乡亲们的安定生活。现在我命令，把这十六个祸国殃民的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台下乡亲们报以热烈地掌声。

队员们押着罪犯走下土台，走出会场。

李志强招手，四周警卫会场的队员跟着李志强押送着出去。

东岭村村外，李玉昆、李显功、宋长春、谷丰、周振东、于曼、李志强等人带着三十来名队员和乡亲们为三个大土堆添土，然后站在三个大土堆旁，听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含着眼泪讲解着。

农民：“那天，东岭村从早晨到晌午，响了大半天的枪炮，等国民党兵撤走了，几个邻村的乡亲们赶过来，破庙里和向东山的路上到处是这村里乡亲们和八路军、区小队员们的尸体，真让人不忍心观看呀，国民党王连仲太残忍了。我们几个村的乡亲们为了不使咱的亲人暴尸街头，就挖了三个大坑，分别把乡亲们、八路军和区小队员埋在一起，这个是东岭村乡亲们的，中间是区小队员的，上边的是八路军战士的。埋完了这些，我们又到山沟里把二十多个遇难八路军战士掩埋了。”

李玉昆红着眼圈站在墓前，用悲痛地声音：“乡亲们，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杀害你们的凶手有些已经伏法，王连仲虽然暂时逃走了，但这笔血债一定让他偿还。你们的精神将激励我们抗战到底，直到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中国去。
李志强和郭全海说着话走在大街上。迎面周振东和田立顺匆匆走来。

周振东和田立顺急步走到李志强面前：“李队长。”

李志强：“周区长，田副区长，发生啥事了？”

周振东压低声音：“刚才巡逻的队员报告，他们在街上发现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地，见着巡逻的队员就躲开，行动很敏捷，咱的队员们没有追上他。队员们觉得他们很可疑，就向我们报告了，我和田副区长出来看看。”

李志强也放低声音：“是不是混进来了夜袭队？周区长，你们通知区小队的同志巡逻时警惕些，有情况就鸣枪示警，再是让巡逻队通知乡亲们都回家里，关门闭户，咱们来他个以静制动，对在外活动的陌生人一律带到队部讯问。我也回去向大队长报告采取行动。”

周振东两人答应后去安排。李志强和郭全海返身向回走去。

夜色里。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四处寂静无声。

李志强带十几个队员隐蔽在靠街口的几个门洞里，向街里张望着。

三个黑影顺着墙向街口摸来，看到街口门边的黑影，急扑过来。

李志强和对面门洞里的周老根同时开枪，三个向前扑的黑影栽倒在地上。

李志强一招手，队员们上去看三人的尸体。轻声地：“死了。”

李志强带队员们到街口，推开两个穿黑衣服的草人，把门打开。

外面，七八个黑影向街口跑来。

李志强：“打。”自己的双枪首先开火，队员们也向过来的黑影开枪，一阵射击，对面的黑影全倒在地上。

远处射来子弹，李志强等伏在地上和对方对射着。

更多地队员过来，向远处响枪的地方射击。

对方停止了射击，悄悄地溜走了。

队员们过去检查着地上的尸体，摘下他们的手枪，掏出他们的子弹。

李志强看看地上的尸体：“哼，偷鸡不成，又蚀了一把米。”
张守业独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拿着本书看着。

于四海戴着日军帽，穿着日军军靴，大大咧咧地推开门进来：“张大队长好自在啊。”坐在张守业的对面，掏出烟叼在嘴上，打火点着，自在地吸着。

张守业讥笑地：“嗨，我道是哪位太君呢，原来是于队长。是啥风把我们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地于队长吹来了？”

于四海吐出一口青烟：“他娘的出师不利，又到你这里挑兵来了。这回奉命去燕岭镇，中了土八路的埋伏，伤了十多个弟兄。兵员不足了，再从你这里选几个。”

张守业：“于队长，我这里有些本事的士兵都让你选去送了命了，你小子我看就像是那黑白无常，沾上你的，不长时间就完完。你小子还是积点德，让我的士兵多活几年吧。”

于四海瞪起白眼：“我说张大队长，你这是咋说话呢，他们是为大日本天皇尽忠了，光荣。”

张守业：“哼，他们不一定想尽忠，是你小子想为日本天皇尽忠却不住地拉垫背的。还他娘的光荣，你咋不先光荣。”

于四海：“张大队长，我对天皇尽忠也罢，不尽忠也罢，日本人看得清楚。以后你在龟田大队长面前说话献策的时候也留点德，别推着别人去送命，我在此先感谢你了。”

张守业：“哎，哎，哎，于四海，你说谁推着你去送命了，这话你说清楚。”

于四海：“张大队长，你就别掩饰了，龟田队长向我交代任务，张口闭口都是张大队长，还不是你提议让我带队去燕岭镇的？我也知道，我们的夜袭队偷袭八路立了些功绩，在龟田太君面前吃得开，受到了一些人的嫉妒，也就千方百计地想坑害我们，有人甚至想置我于死地，可我于四海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啥时候都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白让人费了心。”

张守业气愤地：“于四海，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难不成你若是死在燕岭镇还让你爹向我要儿不成。你他娘的给我滚，滚。”

于四海赖皮地：“滚，我可以滚。可是滚也要等挑完了兵再说，这是龟田太君的命令。”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拍在张守业面前，扬长而去。

张守业气愤地：“王八蛋。”

李玉昆、李显功、谷丰、周振东、于曼、田立顺几人在屋里开会。

李玉昆：“咱们夺取燕岭镇十多天了，鬼子没来报复，是因为有根据地的八路军，他们怕八路军端他们的老窝，所以只派了夜袭队来捣乱，也落个悲惨的结局，小鬼子也会接受教训的，不会再来破坏和捣乱。十多天来，这里的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各村政权和民兵武装也先后恢复，借召开公判大会的东风，又掀起了青壮年踊跃参军的高潮，除了加入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外，周区长就把他们组织进民兵吧。我们县大队又该向前开拔了，再拖有的同志就该有意见了。”

大家看向于曼，于曼腼腆地一笑。

周振东：“这里的工作刚开头，下步的工作我还不知道咋做呢？”

李玉昆：“张青山接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可做起来也有头有绪的，遇事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多想几条解决问题的办法，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办的事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党和咱八路军的政策，只要符合的就大胆的去做。再是要走群众路线，不能主观武断。这些做到了，工作也差不离了。”

李显功：“在武装力量上，你们区小队四十来人，加上各村的民兵，战斗力也不弱，遇上情况注意集中使用兵力。老周干了这一年多的中队长，军事上不外行了，再把党政军的工作抓在手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李玉昆：“我把这里的工作情况已经书面报告给专区工委，看工委的领导同志有啥指示，咱们就开始下步的行动。”

